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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傳承： 《書經》之中外詮釋
陳遠止
　 　 【摘　 要】經典的傳承，使文化延續而豐厚。承傳的工作，中
國歷代從無間斷。《尚書·堯典》之成篇與《史記》的寫成，中間相
隔約 ３００ 年。司馬遷迻録《堯典》，在文字上作出明顯的變换以適
應其時的語言特質。這些轉换，説明典籍的傳承，所保留的未必
是典籍的原本面貌，所有現存的典籍，最少在語言上都作出了很
大程度的轉换。現代的西方漢學家，在《尚書》成篇之後二千多
年，亦試圖藉文字的翻譯，將中國的古代文化傳播至西方。瑞典
學者高本漢所寫的《書經注釋》，其中頗有誤解之處，説明東西文
化差異的鴻溝，極難跨越。由此可見，經典的傳承工作，非常艱
鉅，必須多方的不懈努力，纔不致失傳。
【關鍵詞】《書經》　 《五帝本紀》　 高本漢　 《堯典》　 經學
文化是人類在認識、改造生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形態和觀
念；這些認識和改造活動所不斷累積的經驗和智慧，逐漸形成人與人之
間的規章，凝結昇華成爲具體的皋謨書册，群體和民族彼此共喻，世代
相傳。文化因書册記録而沉積深厚，書册記録因文化而豐富精密。書
册於人類文化，不僅表現出共時的認知和經驗，也包含著歷時的成果和
智慧。文化和書册緊密相連，書册既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重要
部分。
書册的保留、傳承和解讀，在傳統中國，很早已成爲一種非常重要的學
問，即所謂經學。具體而言，經學就是典籍的詮釋藝術，利用書册的詮釋，
説明世道人心所要遵從的大道理。
《説文解字》：“經，織從絲也。”①段注：“織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有
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常經。”②章太炎：“經之訓常，乃後起之
義。《韓非·内外儲》，首冠經名，其意殆如後之目録，並無常義。今人書册
用紙，貫之以綫。古代無紙，以青絲繩貫竹簡爲之。用繩貫穿，故謂之經。
經者，今所謂綫裝書矣。”③程發軔《國學概論》：“《説文》織縱絲爲經，横絲
爲緯，是爲經字本義。其後章太炎先生謂編絲綴屬，是謂之經，仍就本義而
演繹之。蓋經絲在軸，緯絲在梭。緯則一往一來，有穿梭不息之象。經則
依軸排比，有靜居恒久之象。於是由經絲引申而經常，爲恒久，再引申而經
天緯地之鴻文，爲性靈之鎔匠，文章之奥府。”④
中華文化的基本特點和主要精神，在傳統經學中得到充分的體現，經
學的傳承，使文化延續而豐厚，而在傳承的過程中，也同時是文化本身的重
新詮釋和調撥，基本上就是一種文化自覺的表現。
徐復觀：“經學是由《詩》、《書》、《禮》、《樂》、《易》、《春秋》所構成的。
它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長期政治、社會、人生的經驗積累，並經過整理、選
擇、解釋，用作政治社會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的。因而自漢以後，兩千年
來，成爲中國學術的骨幹。它自身是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在形成的歷程
中，孔子當然處於關鍵的地位。但孔子並非形成的開始，也非形成的終
結。”⑤中國系統的文獻記録，始於殷商，而有意識地利用典册以治世的，則
由周公肇其端。徐復觀：“周公是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的宗教性很濃厚的文化，轉向‘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
焉’的人文性很濃厚的文化關鍵性人物。”⑥追源溯始，經學始於周公。
周公吸取了商朝暴虐人民而滅亡的教訓，和因應統治殷遺民的政治需
要而提出“明德慎罰”的思想。“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⑦，“以德配天”，“敬德”、“明德”，針對殷末紂王荒淫之弊，要求謹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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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經學略説》，收入孫世揚校録《國學略説》，香港：寰球文化服務社，缺出版年版月，第 ３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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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學生書局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 頁。
同上注。
《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見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
疏》本，第 ６ 册，第 ２０８ 頁上。
德，來安撫殷遺民。用“德”作爲治民手段，並寫成書册，由此時起。道德的
“德”字，《説文》作“惪”，解釋爲“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①西
周初期的銅器銘文中已有這個从“心”構形的“惪”字： （德字金文作
），可見這種具有倫理意義的思想已經出現；把“明德”、“敬德”當作一個
政治口號提出來，應當從周開始。“德”是周公政治思想的主軸，也成了後
來儒家主張“德治”的根據。“德”是内心的觀念，而其外化表現在行爲上則
是“禮”，“德”與“禮”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和倫理觀，也成爲傳統
經學所宣揚的中心思想。違反“德”的行爲，周公主張以“刑”來懲罰；“刑”
據“德”而行，則是爲法制。中國道德、法制和刑罰三結合的傳統，由周公開
始，中國用法來制約君、民的思想亦由此産生，也是中國真正進入文明的時
代，開啓了經學的時代。
經典中，《尚書》最古老而又出於周公，是傳統經學中地位最崇高的書
册。《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
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②錢穆説：“此謂‘六
藝’中惟《書》最難讀。因其爲朝廷當時之號令，以告於衆人之前，故近語
體，其文不雅，非以今語解古語則不可曉也。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
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
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蓋晁錯受讀，即以今語易定，如《史記》載《尚書》
文，亦多以訓詁代經也。錯既不解齊語，以意屬讀，故多有誤者。今得古文
讀應爾雅，乃可正今本之誤定，文字異者七百有餘，當多此類，然諸經惟《尚
書》有此，他經固不爾，此群經字義亦無分今古之説也。”③
《尚書》的傳承中，司馬遷《史記》的迻録，即所謂以今語解古語，於《尚
書》古義的詮釋，貢獻極大。《太史公自序》説：“維昔黄帝，法天則地，四聖
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
第一。”④又説：“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⑤《史記·五帝本紀》
裏的記事，以《尚書》爲基礎，而其中堯、舜的事跡，則幾乎全部采自《尚書·
·５５２·經學傳承：《書經》之中外詮釋　
①
②
③
④
⑤
許慎《説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版，第 ２１７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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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書，第 ３２９９ 頁。
堯典》篇。《尚書·堯典》與《史記·五帝本紀》相對照，可以看到史遷在經
學傳承中，在語言詮譯上所做的工作。
《尚書》各篇的寫成年代，相差很大，其書可能遲至戰國末年纔編成，
《尚書》各篇中，《堯典》所記的事時代最早，但它的寫成年代，却可能是最晚
的。從古籍徵引《堯典》來看，《左傳》和《國語》共引用了四次，但在記事和
人名使用上却有不同，可知《堯典》的素材在《左傳》和《國語》的時代，已經
存在，一些主要文句也已經寫出，但還未寫成後來的文本。《墨子》引用了
《尚書》的許多篇章，但却不見引用《堯典》篇；《孟子》則多次引用《堯典》文
句，很多都是原文迻録，可以推想，《堯典》在孟子之前還没有出現完整的定
本，它的成篇，應該在《左傳》、《國語》、《墨子》以後①。孟子把他所引的《尚
書》的文句標明出自《堯典》，可見戰國中季《堯典》已經出現；他所引“舜流
共工于幽州”和“二十有八載”等句子，是戰國時候《堯典》的原文，和現在
所見的《堯典》相同。可以推想，伏生的《堯典》雖經儒家整理編定，大體仍
然保留了戰國時期的原本素材。
司馬遷編修《史記》，始於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１０８ 年），作於征和二
年（公元前 ９１ 年）左右的《報任安書》説：“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
至於兹，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開
列了全書的篇數，可見那時全書己基本完成了，前後經大約十七年。《史
記·五帝本紀》堯、舜的記事，以伏生本《堯典》爲本；伏生本《堯典》原本約
成於孟子之前，墨子之後；墨子約死在公元前 ３９０ 年，孟子生在公元前 ３７２
年；《堯典》原本至《五帝本紀》中間約相差了 ２８０ 至 ３００ 年的時間。用《堯
典》跟《五帝本紀》比較，可以看到這約 ３００ 年間語言上的變化。
《五帝本紀》引述《堯典》，方式不一：有不加删削，直接迻録的，如：“朕
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歲一巡守，群后四
朝”；“四罪而天下咸服”；“敬敷五教，在寬”；“有能典朕三禮”；“夔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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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堯典》的成編年代，蔣善國和劉起釪所論甚詳，可以參考。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劉起釪《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年版。《堯典》寫成於春秋戰國時
期，早經顧頡剛考定。徐旭生説：“顧頡剛先生及他的朋友們……最大的功績就是把古史中最高
的權威，《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的寫定歸還在春秋和戰國的時候。”徐旭生
《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２２ 頁。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等。有增插注釋，以明原委的，如：《堯典》記“曰若
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五帝本
紀》記“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
驕，貴而不舒。黄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堯典》記“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
天”，《五帝本紀》記“帝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典》記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五帝本紀》記“堯曰：
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典》記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五帝本紀》記“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
者，堯大祖也”；《堯典》記“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遏密八音”，《五帝本紀》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
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
舉樂，以思堯”；《堯典》記“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五
帝本紀》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
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等。亦
有簡括其事，以求明達的，如：《堯典》記“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
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五帝本紀》記“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
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堯典》記“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垂拜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五帝
本紀》記“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等。更多的則
是用漢代語言改寫原文，以求易解，臚列如下（《堯典》／《五帝本紀》）：
１ 克明俊德 ／能明馴德；克諧 ／能和；惟明克允 ／維明能信；八音克
諧 ／八音能諧
２ 惟明克允 ／維明能信；惟允 ／惟信
３ 協和萬邦 ／合和萬國
４ 欽若昊天 ／敬順昊天；欽哉 ／敬哉
５ 歷象日日星辰 ／數法日月星辰
６ 宅嵎夷 ／居郁夷；宅南交 ／居南交；宅西 ／居西；宅朔方 ／居北方；
使宅百揆 ／使居官相事；五宅三居 ／五度三居
７ 寅賓出日 ／敬道日出；寅餞納日 ／敬道日入；夙夜惟寅 ／夙夜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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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厥民析 ／其民析；厥民因 ／其民因；厥民夷 ／其民夷易；厥民隩 ／其民燠
９ 鳥獸孳尾 ／鳥獸字微
１０ 宵中 ／夜中
１１ 庶績咸熙 ／衆功皆興
１２ 疇咨若時登庸 ／誰可順此事；疇咨若予采 ／誰可者；疇若予工 ／
誰能馴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
１３ 胤子朱啓明 ／嗣子丹朱開明
１４ 象恭滔天 ／似恭漫天
１５ 咨 ／嗟
１６ 有能俾乂 ／有能使治者；烝烝乂不格姦 ／烝烝治不至姦
１７ 烝烝乂不格姦 ／烝烝治不至姦；格于文祖 ／至於文祖
１８ 僉 ／皆
１９ 巽朕位 ／踐朕位
２０ 師錫帝曰 ／衆皆言於堯曰；震驚朕師 ／振驚朕衆
２１ 有鰥在下 ／有矜在民閒
２２ 如何 ／其何如
２３ 瞽子 ／盲者子
２４ 百揆 ／百官
２５ 載 ／年
２６ 汝陟帝位 ／女登帝位
２７ 如喪考妣 ／如喪父母
２８ 五品不遜 ／五品不馴
２９ 歌永言 ／歌長言
３０ 夙夜出納朕命 ／夙夜出入朕命
這類的改寫，可以見史遷以今語易古語，正是經學上偉大的傳承工作：
克　 →　 能
《堯典》“克”作“能”解。《説文》卷七上：“克，肩也。”①克字甲骨文作
（一期前八．九．二）、（一期合二三七）、 （一期人二六〇）②等形，李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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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第 ８ 册，第 ３０６１ｂ頁。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７７３ 頁。
説：“字作 ，若 下从 ，與古文 字形近，象人躬身以兩手拊膝之形，上从
象所肩之物，肩重物者恒作此形也。”①徐鍇説：“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與
人肩膊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②克本義是肩負，引伸有任能、戰勝的意
思；到了漢代，“克”字“任能”的意思，已由“能”字取代，《爾雅·釋詁》：
“殺，克也。”③克的意思已漸變爲“殺”，《五帝本紀》遂將“克”改寫爲“能”。
欽、寅　 →　 敬
《堯典》“欽”、“寅”字，《五帝本紀》改作“敬”。《説文解字詁林》卷八
下：“欽，欠貌。”④即屏氣欽斂的樣子，因此引伸有欽敬的意思⑤。“寅”字，
甲骨文借以“矢”字，晚期或加 作 （五期前一·三·七）、（五期前一·
一八）等形⑥，以别於兵器之矢⑦， ，金文演化爲臼，作兩手奉矢形。郭沫若
認爲“矢”字“與射同意，故引伸有急進義、有虔敬義”⑧。到漢代，這兩個字
“欽敬”的意思，被“敬”這個較通行的字所取代；“寅”則專指地支的第三位。
宅　 →　 居
《堯典》“宅”字，《五帝本紀》或改作“居”字、“度”字。《説文解字詁
林》卷七下：“宅，所托也。”⑨《段注》改作“人所托居也”瑏瑠，注云：“托者，寄
也。人部亦曰：‘侂，寄也。’引伸之凡物所安皆曰宅。”瑏瑡“宅”本義是人的“住
處”，名詞，引伸爲“居住”，動詞；《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使宅
百揆”等的“宅”字，用了這個引伸的意思。《説文解字詁林》卷十四上：“居，
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居。’居謂閒居如此。”瑏瑢居，居住的
意思，動詞。《五帝本紀》將上引《堯典》的“宅”字都改作“居”，可見其時
“居室”、“居住”已明顯地分由兩個詞表達。《堯典》“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五帝本紀》“宅”字改爲“度”。《史記正義》説：“謂度其遠近，爲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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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２３４４ 頁。
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第 ８ 册，第 ３０６１ｂ頁。
郭璞注、陸德明音義、邢昺正義《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本，第 ８ 册，第 １１ 頁。
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第 ９ 册，第 ３８６６ａ頁。
徐灝《説文解字注箋》，見《説文解字詁林》，第 ９ 册，第 ３３８６６ａ頁。
《甲骨文字典》，第 １５８５ 頁。
朱芳圃《殷周金文釋叢》，臺北：學生書局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４５ 頁。
郭沬若《甲骨文字研究》，見《甲骨文字集釋》，第 ４３４０頁。
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第 ８ 册，第 ３２１２ｂ頁。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見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第 ８ 册，第 ３２１３ａ頁。
同上注。
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第 １４册，第 ６３６３ａ頁。
之居也。”①度，《説文》：“法制也。”②引伸有測度的意思，古書宅、度有通用
的情況。從《五帝本紀》的改寫，可以看出到了漢代，文字分工，已趨於
精細。
厥　 →　 其
《説文》卷九下：“厥，發石也。”③《段注》説：“若《釋言》曰：‘厥，其也。’
此假借也。假借盛行而本義廢矣。”④“其”，本義爲“箕”，古籍多借爲代名
詞或虛詞。《尚書》多用“厥”字⑤作爲第三身領格的人稱代名詞（他的），如
《堯典》“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等的句子，而用“其”字
的情況很少。到了《五帝本紀》，“厥”字則被“其”字取代。
疇　 →　 誰
“疇”，徐灝認爲本義是田界，因此引伸有分界、誰屬的意思⑥。《堯典》
疑問代名詞用“疇”，《五帝本紀》則用“誰”。
乂　 →　 治
《説文》卷九上：“■，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⑦原
寫作“■”，後被筆劃較簡單的假借字“乂”替代，到了《五帝本紀》則又被較
爲通行的“治”字替代。
巽　 →　 踐
“巽”字从“■”得聲，與“踐”字都歸上古“寒”部，因此可以通借⑧。
《堯典》這個不常見的假借字，到了《五帝本典》被改正爲“踐”。
《五帝本紀》用漢代通行的文字來替代《堯典》中早期的用字，以上所
舉，只有幾例，但已可見經學的傳承，如無語言文字的時代轉换，是難以進
行和實現的。語言之改變，比較《尚書》篇章本身，其實已有跡可見。就文
詞方面看，《康誥》艱澀難讀，《堯典》平易簡潔，明顯可見是兩個不同時代的
作品。由《康誥》到《堯典》，文詞變淺近了，可形容爲一次當時的語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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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張守節《史記正義》，見《史記》第 ４０ 頁。
《説文解字詁林》，第 ４ 册，第 １２５９ａ頁。
同上書，第 ９ 册，第 ４１６０ｂ頁。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見丁福保《説文解字詁林》，第 ４ 册，第 ４１６０ｂ頁。
參考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Ｂ，“Ｔｈ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Ｋ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ｕ Ｋｉｎｇ”，Ｇｏｔｅｂｏｒｇｓ Ｈｏｇｓｋｏｌａｓ Ａｒｓｓｋｒｉｆｔ，３９． ２，
ｐｐ． ２９ ３７．中譯：陸侃如《書經中的代名詞厥字》，收入《文學年版報》，第二卷，１９３６ 年版。
《説文解字注箋》，見《説文解字詁林》，第 １３ 册，第 ６１８７ａ—ｂ頁。
《説文解字詁林》，第 ９ 册，第 ４０３８ｂ頁。
參拙著：《書經高本漢注釋斠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５７—６０ 頁。
化；由《堯典》到《五帝本紀》，是另一次的現代化。相同的是兩次“現代
化”，都是漢語内部發展規律所促成的；不同的是，《五帝本紀》是有意識的
改寫，這種意識，就是文化宏揚本能的表現。
《尚書》所反映的中國上古文化和語言的特點，對中國人來説，容易因
循掌握，但與現代西方文明相較，則很顯然的有很大的分别，即使對漢學有
深入認識的外國學者，其隔閡之處，亦是難以踰越的。瑞典學者高本漢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是現代西方文明培育之下的著名漢學
家，對中國古典文獻具極濃厚的興趣，但是他所寫的《書經注釋》，對中國古
代文化，仍有誤解之處。高本漢《書經注釋》把中國古代的文化用現代的英
語形式來審視，是一種不容易的文化和語言的詮釋工作。語音、詞彙、語法
是語言的表層特徵，語言還有深層的文化内涵。語言和文化是互相影響、
互相作用的；理解語言必須了解文化，理解文化也必須了解語言；單單重現
語言特徵，而不能通達於文化内涵，總不能説是掌握了這種語言的全部。
對一種古代語言進行詮釋，不僅要掌握其語音、詞彙和語法，更重要的還要
了解當時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如何生活、如何觀察世界；要了解他們如何運
用語言來反映思想、習慣、行爲。語言詮釋和了解語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
不開的。高本漢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很短，中西文化的隔膜，對高氏來説是
一道障礙。文化是一個民族全部生活的方式，必須長時間在其中生活，才
能有深刻的體會。在高本漢的譯文裏，我們不難發現西方文化的色彩，而
這種色彩有時竟然掩蓋了《尚書》語言所應有的文化内涵。
以高本漢爲例，經學的傳承，缺失了文化的内涵，其困難之處，可見
之於：
一、不熟諳中國古史而致誤
《酒誥》篇記成王的誥命，高本漢誤以爲出自武王。高氏的理由是，“我
們不論從這三篇（案：指《康誥》、《酒誥》、《梓材》）的文體上看，或從這三
篇之中對康叔的稱謂———‘小子封’、‘汝惟小子封’、‘汝惟小子’、
‘封’———上看，原來它們必定是互相連屬的。這三篇是屬於一個單元的。
它們所講述的，都是同一類型的莊重而正經的事體。另外，同樣明顯的一
個道理是，年輕的成王，絶不可能自己稱康叔封爲‘小子封’或用‘汝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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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這樣的字眼”①，因而《酒誥》篇必出自武王。高氏以三篇對康叔稱謂相
同，《康誥》既出於武王，則《酒誥》亦必定出於武王無疑。其實，三篇的稱謂
並不完全相同，程元敏《論尚書大誥諸篇王曰之王非周公自稱》論之甚詳：
“復考《康誥》與《酒誥》、《梓材》三篇，天子予受封者之稱呼，有一顯著不同
處，即前者稱康叔封爲‘封’、爲‘小子’，後者則但稱‘封’，不稱‘小子’……
（《康誥》）單稱‘封’者十二次，‘小子’與‘封’連稱者四次，單稱‘小子’者
亦得二次。考自謙用‘小子’，雖耄耋亦不嫌；他人則應論年輩，《梓材》與
《酒誥》篇天子絶未稱受命者‘小子’……兩篇稱康叔曰‘封’六次，而絶不
一及‘小子’，亦絶不以‘孺子’、‘沖子’、‘沖人’、‘幼沖人’稱之。此與《康
誥》動呼叔封爲‘小子’者迥異，顯然非出於一口。且《酒誥》王亦四言‘小
子’———‘曰文王誥教小子’、‘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越小大德，小
子惟一’、‘我西土棐徂邦居、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小
子’皆不指康叔，此尤非偶然。若堅持《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時而
祗略有先後著成且均爲周公以自己名義誥叔封之書，則何以同出於一人之
口，而發誥時間又甚接近，乃有此顯著差異？而惟一合理之解釋：即《康
誥》出於武王之口，故屢呼其九弟封爲‘小子’；《酒》、《梓》二誥成王所發，
得稱受命者本名，但姪不得呼叔父爲‘小子’，故史官無從記撰也審矣。”②
所説證據確然，應當可信。
《酒誥》篇首説“明大命于妹邦”③，馬融説：“妹邦，即牧養之地。”④牧
養，即牧野；牧野之牧，《説文》作坶，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
與紂戰于坶野。”⑤《逸周書·作雒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
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俾康叔宇
于殷……。”⑥《史記·周本紀》：“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康管叔，放蔡
·２６２· 　 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　 復刊第三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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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高本漢《書經注釋》，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１９７０ 年版，下册，第 ６１２—６１４ 頁。
程元敏《論尚書大誥諸篇王曰之王非周公自稱》，《孔孟學報》，第２９期，１９７５年４月版，第１７７—１７８頁。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第 １ 册，第 ２０６ 頁下。
《經典釋文》引。
《説文解字》，第 ２８６ 頁上。《段注》云：“今《書序》紂作受、坶作牧。《詩·大明》：‘矢于牧野。’
《正義》引鄭《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野”，古字耳。’此鄭所見
《詩》、《禮記》作‘■’，《書序》祗作‘牧’也。許所據《序》則作‘坶’，蓋所傳有不同。”見《説文解
字詁林》，第 １３ 册，第 ６０９７ｂ頁。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續皇清經解》本，臺北：復興書局 １９７２年版，第 １５册，第 １１４０９頁上下。
叔……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①《酒誥》云“明大命于
妹邦”，當是康叔封妹邦時的誥命，其時武王已死，可見《酒誥》非出於武
王極明。
二、誤解中國古代社會制度
《洪範》篇“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句，高本漢將“卿士”分開
來解作“高官和貴族”②，顯然有所誤解。《詩·十月之初》：“皇父卿士，番
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③《鄭箋》：“皇父、家伯、仲允
皆字；番、棸……皆氏。”④陳奂《詩毛氏傳疏》：“士，事也，主掌六卿之事謂
之卿士。卿士，三公執朝政者，幽王時則皇父也。”⑤《左傳·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⑥《杜注》：“卿士，王卿之執政者。”⑦《國語·
鄭語》：“史伯曰：‘年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⑧都可證明
“卿士”爲官位，不得分爲二事。
三、違反中國古代忌諱習俗
君尊民卑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説，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但對現代西方
人而言，有時是難以掌握的。《顧命》記成王駕崩之後，康王繼位，在册封
的過程中，康王站起來拜謝，謙恭的説：“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
以敬忌天威？”⑨高氏將“末”字解作“末尾”，將整句譯作：“我這微不足道的
（最後的小孩子 ＝）小孩，我們這世系裏的最後一個。在這句的前兩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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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史記》，第 １ 册，第 １３２ 頁。
高本漢《書經注釋》，上册，第 ５１９ 頁。
毛亨《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第 ２ 册，第 ４０７ 頁下。
同上注。
陳奂《詩毛氏傳疏》，第 １ 册，第 ５０８ 頁。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第 ６ 册，第 ５１ 頁上。
同上注。
《國語》，下册，第 ５１８ 頁。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第 １ 册，第 ２８２ 頁上。
‘末’字也有當作‘最後’講的例子：‘末命’，意思就是：‘最後的（命令 ＝）遺
命’，與此句中的‘末’字相同。”①這樣説，對於一個王朝，非常不吉利，是
很不熟悉中國人忌諱的説法。陳舜政批評説：“康王是一位新登基的王，
即在其父喪悲痛之餘，也不應該説出這種不吉利的話來。”②僞《孔傳》把
“眇眇予末小子”説成：“言微微我淺末小子”③，以“末”爲“淺末”；蔡沈《書
集傳》采用了這個解釋，説爲“眇眇然予微末小子”④。屈萬里將整句譯作：
“渺小的我這微末的青年人，我怎能治理天下，來敬畏老天（可能給）的懲
罰呢？”⑤以“末”爲“淺末”、“微末”，既近於經意，也合於民情，高氏是誤
譯了。
四、不通古漢語成詞而致誤
翻譯是語言形式的轉换，漢語和印歐語言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分歧，兩
種語言表現在書面形式上，也截然不同。漢語詞彙上單音節和複音節的不
定及可替换形式，是印歐語言所缺乏的。古漢語一些複音節詞，由於長期
的使用習慣，本身在結構和意義上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形態，不可以單從詞
的表面形式來理解。此外，一些語助虛詞，可單可雙，作用在於增字補音，
是語言的習慣，也難有規律可循。這些語言的微妙差異，具有各自的文化
背景，容易造成翻譯上的錯誤。《君奭》記周公勉勵召公共輔成王之言，其
中有：“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⑥高本漢譯作：
“我不能有正確的作爲（＝行走）；那是前人的榮耀延及我們這年輕的孩子
（成王）。”⑦高氏從“迪”字處斷句。“迪”，《説文》：“道也。”⑧高本漢引伸爲
“行爲”；“正迪”連言，於是譯爲“正確的行爲”。高氏的翻譯，受漢字的誤
導，望文生義，並不正確。古漢語中，“迪惟”連用，是一個常見的形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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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漢《書經注釋》，下册，第 ８７３ 頁。
許慎《説文解字》，第 ４０ 頁上。
《立政》“迪惟有夏”①、《君奭》“迪惟寧王”②等，不可以將兩字分開來解釋。
曾運乾説：“克，能也。非克有正者，謙詞也。迪惟，語詞，猶下文言道惟也。
施，延也。言我道惟延前人光于我沖子，不使遏佚。”③《君奭》這句當在
“正”字處斷句，“迪惟”是一個複用的語助虛詞。
經學傳承就是典籍的詮釋藝術，這種藝術是中國文化沉澱的精華，建
構出偉大的中華文化。經學以典籍爲依歸，以發揮義理爲目的；語言文字
爲體，經世教化爲用。司馬遷生活在典籍文字今古分離之時，遵修舊文而
不穿鑿，補史之闕文，使典籍真貌得以保存，對中國經學的承傳，貢獻至鉅。
中國古代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鴻溝，使西方漢學家，縱有科學化和
系統的訓練，即就文字的修補詮釋，還是極難跨越。中國經學的傳承，是文
化的事，不是文字之事。
（作者單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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